



　　人物画经过上千年的发展 , 理论上的高 、精 、深 、





士大夫 , 甚至不能算上十足的“文人雅士” 。画家所
处的时代和关心的问题已发生变化。画家拿起画笔
时 ,每每面对着这样的新课题:如何领悟笔精墨妙的
精神 ,而又让笔墨跟随时代 ,走向未来? 如何将心悟
和感知化为崭新的笔痕墨迹?
笔　　墨









画家们面对生活 ,面对现代服饰 , 常常显得力不
从心 ,无从下笔。显然 , 旧有笔墨程式已不够用。为
此 ,南北各地的众多画家 , 都在各显神通 , “做” 、







调乏味的感觉。最主要的 , 是未能从根本入手 ,在用









州旅行时 , 曾在致朋友的信中 , 为江南的黑土绿芽发
过万千感慨 , 并认为这方土地 , 真是画水墨画的好地
方。相反 ,我也发觉 , 故乡的赤土绿叶 , 在心中从未
有过地灿烂和明亮起来。
在浙美读本科时 , 由于对传统水墨技法的热爱
和学习的阶段性 , 每次创作练习 , 总会不自觉地重复
这样的过程:从单纯的黑白水墨开始 ,到设色水墨结
束。回想起来 , 是将自己脑海中的色彩画面与水墨
画技法作相互妥协 , 以致最后完成的作品 , 每每不能
尽情地表达出心中的感受。
毕业回厦大教学数年后 , 1993 年回浙美进修一
年。在创作《又见清晨》系列作品前 , 我常独步于西
子湖畔 , 向内心寻找创作题材。当时身处水墨般美




信条 , 感觉会受到伤害 ,悟性会难以产生。
所幸 ,此次创作 , 我已有表现心中景象的决心 ,















心胸开阔 ,勇于实践 , 并对人类的这些成果加以吸收




在生宣上大量用色 ,由于不像油画可以改动 , 色
彩大多只能一气呵成 , 一遍画准 , 而大量用原色 , 做
到用色一遍准确 , 对比得当 , 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。
用笔用色与用墨的穿插运用 、搭配 , 本身又是全新的
尝试。什么地方应当用墨 ,什么地方应当用色 , 用什




当时我初为人父 , 对表现孩子题材尤为热衷。 画中








下完成的。效果亮丽 , 空气流动 , 从画面上看 , 主题
突出 , 表达出生命的蓬勃与升腾的氛围。 基本上反
映了我当时的想法。但是 , 这组画处处显出太多精
心与努力的痕迹。我感到 , 虽然收获了全新的色墨








时 , 心态越加得到调整 , 心情感到轻松起来 , 作画好
像进入了自己的独立领地 , 创作也成为一项幸福的
劳动。
任凭情感带动笔触在宣纸上走 , 画到妙处 ,开始







总结 , 使之笔墨上更丰富 , 手法上更灵动 , 实现心中
的愿望:让写意人物画有自己的“牛仔皴”“西装皴” 。
《春光》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创作的 , 牛仔裤 、衬
衫 、雨伞 、自行车 、女裙 、马甲等等 ,每一个人物 、每一
件道具 , 都是在精心安排下完成的。每一笔一色一
墨 ,或方笔或圆笔 , 或中锋或侧锋 , 浓淡干湿 , “平 、
留 、圆 、重 、变” , 都有条不紊 , 在统一中求变化。《春
光》的创作有类似《又见天晴》的地方 , 紧张有余而轻
松不足。然而 , 我深信 , 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, 而是
一种深入 , 是又一阶段的开始。
笔墨也好 , 色彩也罢 , 绘画技法所要到达的境







的话 , 我想 ,中国画的拓展 , 在技法乃至观念上的变
化 , 所要突破的正是墨守陈规的陋习。应当相信 , 环
境风土所赋予艺术家的感化 , 血统和民族性格的影
响 , 使东方之子的艺术家的悟性 , 如同血管里的血液
代代传承 , 流淌不息 , 而最终可以包容现代文明 , 消
化外来文艺 , 形成时代的 、灿烂的中国之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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